
        ‘壮哉郭老’        

郭老说：他‘虽然已经七十几岁了，雄心壮志还有一点’，什么雄心壮志？‘去滚一身泥巴，去沾一身油污，

甚至染一身血迹’。其实这算得什么雄心壮志，最最起码的占中国人口七亿弱的人，都是在泥巴中打滚，在油垢中

生活的。从太平天国以来，多少次革命的和改良的运动，多少次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那一次不是有多少人在流

血？ 

‘壮哉郭老’，话不过说得漂亮吧了，他不必具备什么雄心壮志，毕竟也可以到下层阶级中去生活的，只要丢

掉坐高位，说大话的架子就行。 

‘壮哉郭老’，他自我贬责为天下先，澈底否定了过去，这位以研究甲骨文闻名世界的学者，原来在‘毛泽东

思想’尺度之下，竟是一无是处的。可是我们感染过他狂飙精神的影响，吟诵过他‘女神’的诗篇，受他古代历史

研究的学问之惠的人，却很难跟着他说，他过去的著作应该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时代和历史有一种继承关系，一定的社会条件的人和事的运动造成历史，历史是发展的，我们必须按照当时的

社会生活，经济形式去说明历史，了解历史。‘壮哉郭老’，在他的时代和历史中，他也有他的地位的，而且不是

无足轻重的。 

郭老过去的思想业绩是辉煌的（我不是说他的‘太阳颂’），在不同于‘毛泽东思想’的部门中，他的思想价

值也并不低于毛泽东，但是郭老却深深地自我贬责，他说过去从未懂得毛泽东思想，这话并不表示壮哉，而是表示

在革命成功之后十七年，中国思想界窒息之可哀！ 

  

－－－－－－－－－－ 

  

壮哉郭老 霜崖 

日来在报上读了郭老在人大常委会上的发言，这才想起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最初认得他的时候，他只

有三十多岁，我还是刚过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后来到了香港，为他举行五十初度的庆祝会，主席是亚子先生，我

那时也有三十多岁了。眼睛一霎，又过了二十多年，见面的机会比较少了。去年到北京不曾见到他，前年则在颐和

园见过了一面，精神奕奕，简直看来比我还年轻，完全不像七十多岁的人。 

读了他这篇‘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发言，我相信他自己所说的‘我虽然已经七十几岁

了，雄心壮志还有一点’一点也不是假话。若是有必要，要他这样年岁的人去滚一身泥巴，去沾一身油污，甚至染

一身血迹，他确是愿意这么干的。 

郭老这篇发言，句句是老实话，句句是肺腑之言。他虽然是为自己说的，事实上也正是说出了许多知识分子

在心里想说的话。他所举的眼前的几个实例，多么确切不移。工农兵为人民服务，为革命服务的成绩，已经摆出来

了，知识分子仍在口头上高喊为工农兵服务，对着眼前的事实，确是应该低下头来反省一下。 

因此郭老所说的：‘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

值’，实在是有感而发，是由衷之言；决不是过激之言，也不是违心之论。因为要有决心弃掉旧的，才有决心从事



新的。他既然仍有雄心壮志，下决心先向工农兵去学习，然后再为他们服务，这样何患写不出好的新的东西。 

七十多岁的郭老，发出这样的号召，壮志可嘉。比他年轻的拿笔杆的人，更应该响应他的号召，虚心的自己

反省一下。 

他所特别推荐的‘欧阳海之歌’，这几天在这里的书店里已经有发售了。战士欧阳海的一生虽然是选用了好

题材，但是作者金敬迈自己若不也是个战士，他就不可能写出这部小说；同时，他若是采用过去小说家的办法，关

起房门在家里来写，一个人也不去请教一下，他也不可能写出这样一部好小说。我们读了他在卷末所写的‘附

记’，知道他的写作过程，就可以明白这部小说能写得这么真切动人，决不是偶然的。 

老当益壮的郭老，经过这次发言之后，我当然不希望他真的烧掉了自己过去全部的作品，倒希望很快就能读

到表现他的雄心壮志的新作。 

－－－－－－－－－ 

  

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 郭沫若 

 

因为时间关系，简单地讲几句。 

石西民（按：石西民是中共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同志的报告（原文按：指石西民同志在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对我来说，是有切身的感受。说得沉痛一点，是有切肤之痛。因

为在一般的朋友们、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

么历史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

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

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的时候很模糊。 

文史方面，近来在报纸上开展着深入的批评，这是很好的，我差不多都看了。我是联系到自我改造来看的，

并不是隔岸观火。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批评，差不多都要革到我自己‘命’上来。我不是在此地随便说，的确是这

样，我自己就是没有把毛主席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 

当然，我确实是一个文艺工作者，而且我还是文联的主席。文艺界上的一些歪风邪气，我不能说没有责任。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已经二十几年了，我读过多少遍，有的时候也能拿到口头上来

讲，要为工农兵服务啦，要向工农兵学习啦，但是，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口头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纸头上的马克

思列宁主义，就是没有切实地做到，没有实践，没有真正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没有把毛主席思想学好。惭愧得

很。毛主席在二十多年前就教导我们，要我们为工农兵服务。今天不是我们在为工农兵服务，而是工农兵在为我们

服务了。现在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写的东西比我们好。特别是我们拿笔杆子的人，搞文艺、搞历史、搞哲学的

人，必须要深刻地反省。我自己感到很难受，实在没有改造好。 

比方，报告里讲到的‘欧阳海之歌’，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小说。作者金敬迈（注）同志当了好几年兵，现在

还在广东部队文工团里工作。因为他当了多少年的兵，所以他才能写出‘欧阳海之歌’来。这本书，我看是非读不

可。今天在座的，无论那一位能够想办法找到一本‘欧阳海之歌’，我推荐各位好好地读它一遍。他真把欧阳海写

活了，把毛主席的思想写活了。欧阳海同志是一九六二年牺牲的。他把一直到一九六二年止，所有的党的方针、政



策，把主席的思想，差不多都容纳在这一部长篇小说里面。看来，今天所谓专业文艺家，事实上是写不出来的。他

是真正在部队里滚了一身血迹的人，才写得出这样的文艺作品来。所以，兵在为我们服务了，不是我们为兵服务。

报告里提到大型泥塑‘收租院’，是雕塑的革命化，现在还在美术馆展览。我自己看了三篇。那是很感动人

的，有好多观众看了流眼泪，因为他们联想到自己的历史触动了阶级感情。的确是好，那是我们四川大邑刘家的故

事。据说在大邑原来的作品有一百四十六个人物，我们这里只有六十几个，只表现了一部分，已经很感动人了。已

经有好几十万群众去看了，现在五月份的门票都卖光了。在座的各位如果还没有去看的话，我看不要把这个机会错

过，必须去看，也使我们自己受一次教育。前几天有一个日本代表团，他们是搞工艺的代表团，我同他们见面的时

候，代表团的团长就讲，我们到中国来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看了‘收租院’，收获很大。搞‘收租院’的一部分四

川工人来了，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他们在展览馆的后房里面工作，我去看了。他们就是用稻草做骨头，把稻草切

成一寸长的样子，用泥巴和在里面，然后敷上去。材料是很便宜的。我看泥塑的味道再好也没有，比石膏像，比大

理石像，比汉白玉雕像都感动人。特别是用泥巴来塑农民，用不着滚一身泥巴，它就是一身泥巴。‘收租院’的确

是很好的杰作，是雕塑的革命化。它之所以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把主席思想掌握到了，活用了主席的思想。活学活

用，用在雕塑上来，便收到了划时代的成果。所以，‘收租院’一来，使得我们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的刘开渠同志，

还有好些人，受到了一次很好的教育。他们同工人一道工作，仿塑了六十几尊现在陈列的人物。这是工人在为我们

服务了，工人教育了我们。事实上很多农民学毛主席著作比我们任何人学得都好，比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学得好得

多。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夸夸其谈的什么哲学家、史学家、什么家，简直不成家。工人、农民比我们学得好得多。

我去年去山西，听到周明山同志（他是农民）讲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那真是生动活沷。他现在是绛县县委书

记，他也是人大代表。 

我们实在惭愧，特别是我很惭愧，各位不至于惭愧。我自己作为一个党员，又是一个什么家，眼泪要朝肚子

里流。总之一句话，我们不仅没有为工农兵服务，而是倒转来是工农兵在文史哲方面为我们服务了。我们应该向工

农兵感谢，拜工农兵为老师，因为他们把主席思想学好了，用活了。 

我今天的话好像是表态，确实是表我的心态，说出了我心里想说的话。我现在是：要好好向工农兵学习，还

不能谈怎么样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现在应该好好地向工农兵学习，拜工农兵为老师。我虽然已经七十几岁了，雄

心壮志还有一点。就是说要滚一身泥巴，我愿意；要沾一身油污，我愿意；甚至于要染一身血迹，假使美帝国主义

要来打我们的话，向美帝国主义分子投几个手榴弹，我也愿意。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现在应该向工农兵好好地学

习，假使有可能的话，再好好地为工农兵服务。 

   （一九六六年四月廿八日光明日报）

（注：不久之后，金敬迈和他的‘欧阳海之歌’，被批判成为反动分子和反动作品。） 

  

  

  


